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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表演艺术的碰撞
——音乐剧《王二的长征》

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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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王二的长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悲惨世界》为次要对比对象，从音乐叙事逻辑、主

题建构路径、人物塑造范式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性对照分析。两部作品既遵循了音乐剧“以音乐为核心、以人

物为载体、以叙事为根基”的艺术本质，形成了“以个体命运承载时代精神”的共性创作规律；也因文化语境、

历史语境、审美传统的本质差异，在创作逻辑与艺术表达上形成鲜明分野。基于对照结论，提出本土化创作的

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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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既是中国文艺工作者践行

革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

中国原创音乐剧突破西方创作范式、实现本土化突围

的核心赛道。历史题材音乐剧创作的核心困境，在于

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平衡、宏大叙事与个体叙

事的融合 [1]。而《王二的长征》与《悲惨世界》两部

音乐剧作品恰好为这一困境的破解，提供了中西方两

种成熟的范式参照。

2013 年创作的《王二的长征》，是国内首部以长

征为题材的原创音乐剧，全剧以 19 首原创唱段与《国

际歌》为核心叙事载体，通过一个普通农民的成长之路，

完成了长征精神的当代舞台艺术转译 [2]。改编自雨果

同名小说的《悲惨世界》自 1985 年英文版首演以来，

以成熟的音乐戏剧创作范式，完成了法国大革命背景

下个体救赎与革命理想的艺术表达 [3]。两部作品虽诞

生于不同的文化语境，聚焦不同国别、不同性质的革

命历史事件，却共同以音乐为核心载体，实现了革命

叙事与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探讨了个体在时代洪流

中的命运抉择与精神升华，具备跨文化对照研究的核

心基础。

一、音乐叙事：线性戏剧逻辑与碎片化精神叙事

的分野

歌曲是音乐剧的灵魂核心，不仅承担着抒情表意

的功能，更是推动叙事、塑造人物、渲染氛围的关键

载体。[4]《王二的长征》与《悲惨世界》均实现了叙

事与抒情的有机统一，但因创作范式、文化语境的差异，

在叙事逻辑、音乐语汇的构建上呈现出鲜明的分野，

也成为两种创作路径最核心的外在表征。

（一）线性递进叙事与碎片化精神叙事的创作

差异

《悲惨世界》的音乐叙事采用西方歌剧与叙事音

乐剧的线性递进逻辑，以冉阿让的人生轨迹为核心主

线，每一首唱段都服务于剧情的推进，形成了环环相

扣、前后呼应的完整叙事链条，既是人物情感的集中

表达，也是剧情转折的关键节点，实现了唱段叙事与

戏剧情节的高度同构。例如《At the End of the Day》通

过工厂女工的合唱，通过密集的口语化歌词叙事，在

不到 5 分钟的时间里完整地交代了工厂的生存环境、

芳汀的秘密暴露、被工头解雇并陷入生存绝境的背景

情节，为后续芳汀的命运悲剧、冉阿让的救赎行动埋

下了核心伏笔，实现了背景交代、人物塑造、剧情推

进的三重叙事功能；《The Confrontation》则通过冉阿

让与沙威的男声对唱，将二人“救赎正义”与“法律

正义”的核心冲突具象化。在这段对唱中，冉阿让的

声部节奏舒展且富有力量，既有解释的口吻，又对应

其救赎信念的坚定；沙威的声部则节奏短促且充满压

迫感，将二人的理念冲突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张力。

这种线性递进的音乐叙事，将音乐完全融入戏剧逻辑，

每一处旋律、节奏、调性的变化，都与剧情发展、人

物转变精准对应，形成了极强的戏剧张力。

从古希腊悲剧确立的“三一律”创作原则，到古

典主义戏剧、近代歌剧的发展，西方强调戏剧冲突的

线性升级与剧情的连贯推进。《悲惨世界》的线性音

乐叙事，正是这一审美传统在音乐剧领域的延续与发

展，契合西方观众对戏剧叙事的审美期待。

《王二的长征》则采用碎片化陈述的精神叙事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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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概念音乐剧的音乐并非完全服务于线性剧情的推

进，而是服务于人物内心的成长与精神的升华。全剧

以一封家书中的《人》《不》《枪》《诗》等文字为

核心叙事节点，每一段唱段或介绍角色的人生经历，

或标记王二的成长节点，共同完成王二精神世界的阶

梯式进阶 [5-6]。不同于《悲惨世界》中革命主题动机的

戏剧化变形与线性推进，这种碎片化的音乐叙事，虽

弱化了剧情的连贯性，却极大强化了人物精神世界的

表达，让音乐成为革命精神传递、人物思想觉醒的核

心载体。

中国古典文艺始终以抒情性为核心特质，强调“写

意重于写实”，注重精神内核的表达而非情节的完整

复刻，中国戏曲中“一桌二椅”的虚拟性表达、以形

传神的叙事逻辑，正是这一审美传统的集中体现 [7]。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精神符号，其核心价值不仅

在于历史事件本身，更在于其承载的革命精神与信仰

力量，碎片化的精神叙事恰恰契合了这一表达需求，

实现了长征精神的舞台化转译。

（二）西方古典范式与民族化音乐语汇的风格碰撞

《悲惨世界》的音乐创作延续了西方古典音乐剧

的成熟范式，作曲家克劳德 - 米歇尔·勋伯格为核心

人物、核心主题都设计了专属的主题动机，通过调式转

换、节奏变形、配器调整，实现人物心境的转变与剧情

的推进，形成了“一人一动机、一情一色彩”的音乐叙

事体系。全剧旋律融合了歌剧的庄重、民谣的质朴与进

行曲的激昂，以双管编制的交响管弦乐为核心配器编制，

营造出与法国大革命历史语境高度契合的宏大厚重的

艺术氛围。这种音乐创作范式，是西方古典音乐体系与

音乐剧艺术融合的成熟成果。西方音乐以大小调体系为

核心，历经数百年的歌剧创作发展，形成了以主导动机

贯穿、交响化配器为核心的创作传统。

《王二的长征》则立足中国民族音乐语境，构建

了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音乐语汇。作曲家三宝以大

小调为基础，深度融合中国五声民族调式与南北民歌

风格，遵循汉语依字行腔的创作规律，有效消解了西

方音乐剧旋律范式适配汉语歌词的违和感，实现了中

西音乐语汇的有机融合。全剧旋律既吸收了陕北民歌

的高亢辽阔、江南小调的温婉细腻，又融入了现代摇

滚的激昂张力，编曲采用管弦乐与流行电声乐队混合

的小型编制，简洁且富有感染力，形成了“民族为核、

中西融合”的音乐风格。

二、主题建构：个体救赎的普世叙事与民族觉醒

的本土表达

两部作品均以革命历史为背景，通过个体命运折

射时代洪流，实现了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融合，但

在核心主题设定、叙事视角选择上，呈现出普世性与

本土化的鲜明差异，也体现出中西方对革命叙事的不

同表达思路。

（一）人性救赎与信仰成长的核心主题分野

《悲惨世界》的核心主题是苦难与救赎，作品以

1832 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为背景，聚焦冉阿让、芳汀、

艾潘妮等底层人物的苦难命运，探讨了“正义”“平

等”“救赎”的人类永恒命题 [8]。全剧的叙事围绕这

些主题展开，冉阿让从偷面包的苦役犯，到被主教的

善意感化，最终隐姓埋名、救助弱者、牺牲自我，完

成了个人的自我救赎与灵魂升华；沙威一生坚守“绝

对的法律正义”，穷尽半生追捕冉阿让，却最终被冉

阿让的善良击溃信仰，在理性与人性的冲突中走向自

我毁灭，完成了对正义本质的反向叩问；芳汀为女儿

牺牲自我、出卖尊严，是母性的救赎；马吕斯等革命

青年走上街垒，是对自由与平等的理想救赎。作品通

过不同人物的救赎之路，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

级压迫与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也传递出“爱与善良

能够战胜一切苦难”的普世价值。

这一主题内核的形成，既源于雨果原著的人道主

义精神，也根植于法国大革命的核心诉求与西方启蒙

运动的思想传统。在这一历史语境下，革命是实现个

体解放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悲惨世界》的“救赎”

主题，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化艺术表达 [9]。

《王二的长征》的核心主题是成长与信仰，以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为历史背景，通过普通农民王二的成

长轨迹，完成了长征精神的艺术诠释与民族救亡的主

题表达 [10]。王二的长征之路，是一条从被动到主动、

从懵懂到觉醒的信仰之路：起初他因药死地主的恶犬

被迫逃亡，为报答红军的救命之恩，答应捎带一封家信，

此时的长征只是一场被动的赶路，他完全不懂革命的

意义；在长征途中，他从文工团那里认识了“人”字，

懂得了做人需要尊严；从红米饭那里认识了“不”字，

看到了对压迫要说不；从汉阳造那里认识了“枪”字，

明白了拿起武器的意义。他的成长，不仅是身份从农

民到革命战士的转变，更是思想的觉醒与信仰的建立，

是中国底层民众在民族危亡之际，寻求解放、坚守信

仰的集体缩影。作品的主题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本

土性，也传递出“平凡人在时代洪流中可通过信仰来

实现自我价值”的普世精神内核。

这一主题内核的形成，根植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本质诉求与革命文化传统。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打破国民党围剿、实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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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进行的革命壮举，其核心目标是

整个民族与阶级的集体解放，而非单纯的个体自由 [11]。

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个体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密不可

分，个体的成长始终与民族的命运、革命的进程紧

密绑定，个体的价值只有融入集体的革命事业中才能

实现。《王二的长征》中王二的信仰成长之路，正是

千千万万中国底层民众在革命浪潮中，从个体生存诉

求上升到民族解放信仰的集体缩影，其个体叙事最终

指向的是民族觉醒的宏大主题，实现了个体成长与革

命叙事的高度统一。

（二）个体叙事为核与集体叙事为魂的视角差异

《悲惨世界》以个体叙事为核心，以法国大革命

的宏大历史作为人物命运的背景板。作品聚焦个体在

历史洪流中的挣扎、抉择与成长，通过个体的苦难与

救赎，折射时代的黑暗与希望。通过马吕斯的视角，

以《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s》的独唱，展现革命

失败后幸存者的孤独与悲痛，在个体的情感共鸣中，

让观众理解革命的牺牲与悲壮。同时，作品的人物关

系以冲突对立为核心，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博弈构

建戏剧张力：冉阿让与沙威的一生对立，是救赎正义

与法律正义的博弈；马吕斯与外祖父吉诺曼的冲突，

是革命理想与保守阶层的对抗；珂赛特与艾潘妮的对 

照，是光明与苦难的碰撞。这些人物之间的对立，既

是性格与道德选择的冲突，也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

的深刻博弈，共同构筑了作品尖锐的戏剧张力，也让

个体叙事的内核更加突出。

这种以个体为核心的叙事视角与以冲突为核心的

人物关系构建，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与戏剧冲突

美学的集中体现。西方文化将个体价值置于核心地位，

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反映在文艺创作中，便

是以个体命运为叙事核心，以个体的成长与抉择推动

剧情发展 [12]。

《王二的长征》则以宏大叙事为底色，个体叙事

为核心，集体叙事为灵魂，将长征的宏大历史、王二

的个体成长、红军战士的集体群像完美融合。作品聚

焦王二与文工团、红米饭、汉阳造等普通红军战士的

互动，通过个体的小故事，诠释长征精神的宏大内涵 [13]。

通过展现普通人在长征中的喜怒哀乐，让宏大的长征

精神变得可感可触。同时，作品的人物关系以互助守

望为核心，呈现出温情联结的特质。剧中的每一个人

物都有自己的悲惨过往与鲜明个性，王二与其他红军

战士之间，没有立场的对峙、道德的撕裂，而是以朴

素的善意、共同的信仰凝聚在一起，在相互支撑中完

成个体的成长与精神的升华。这种以温情联结取代冲

突对立的人物关系设置，既契合了革命历史语境下集

体主义的精神内核，也让作品在温和而坚定的叙事中，

传递出更为深沉持久的信仰光芒，形成了与西方音乐

剧截然不同的审美特质。

这种叙事视角与人物关系的构建，契合中国革命

文化的集体主义内核。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与社会

的价值，注重个体与集体的和谐统一，而非个体与集

体的对立冲突。

三、人物塑造：救赎者与觉醒者的形象范式

人物是音乐剧叙事的核心载体，两部作品均塑造

了极具生命力的舞台人物形象，通过人物的命运抉择

与精神转变传递作品核心主题。但二者在人物塑造逻

辑、形象复杂性构建上，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既

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对“人”的不同认知，也彰显了革

命题材音乐剧人物塑造的多元可能性。

（一）救赎者与觉醒者的核心人物差异

《悲惨世界》的核心人物冉阿让，是西方救赎

者的经典形象，其人生轨迹是“从黑暗到光明、从自

私到无私”的完整救赎之路。冉阿让的形象具有极强

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他出身底层，因偷一块面包入狱

十九年，出狱时满心仇恨与戾气，对世界充满敌意，

此时的他是被苦难异化的“罪人”；被主教的善意感

化后，他隐姓埋名成为市长，心怀善意救助底层民众，

却始终活在过往的阴影与对沙威的恐惧中，既有着向

善的坚定，也有着对身份暴露的怯懦与自私；他救助

芳汀、抚养珂赛特、成全马吕斯，最终为了他人的幸

福选择自我牺牲，完成了从罪人到圣人的灵魂升华。

他的身上始终存在人性的挣扎与矛盾，有过迷茫、怯懦、

自私，也有坚定、善良、无私，这种充满灰色的人物

塑造，让角色极具真实感与生命力 [14]。而作为冉阿让

对立面的沙威，同样是极具复杂性的人物，他并非反派，

而是法律正义的绝对坚守者，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自己

的信仰，却最终在冉阿让的善良面前，陷入了信仰的

崩塌。他的悲剧是理性与人性冲突的极致体现，进一

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这种灰色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根植于西方文化对

人性的多元认知。西方文化传统中，强调人性的复杂

性与多面性，认为人性并非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而

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理性与感性的交织体。这种

人性观反映在文艺创作中，便是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

矛盾与灰色人性，拒绝扁平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

通过人物的内心挣扎与人性博弈，实现对人性本质的

深度探讨。

《王二的长征》的核心人物王二，是东方觉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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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形象，其人物轨迹是“从懵懂无知到思想觉醒、

从小我到大我”的信仰成长之路。王二的形象具有极

强的平民性与代表性，他是旧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

千万贫苦农民的缩影。他没有天生的英雄特质，起初

胆小、怯懦、懵懂，踏上长征路的初衷只是为了报恩，

完全不懂革命的意义，甚至会因为赶路的辛苦而抱怨、

退缩。但在长征的极端环境中，在与红军战士的相处

中，他一点点被唤醒，从认识一个字，到理解一种尊

严，再到坚定一种信仰，最终从一个被动赶路的农民，

成长为一名有担当、有信仰的革命战士。王二的成长，

不是一蹴而就的人性升华，而是循序渐进的思想觉醒，

每一步成长都有具体的情节与音乐作为支撑。他的形

象有着最贴合中国本土语境的成长逻辑，让观众能从

这个普通农民的身上，看到长征精神对普通人的洗礼

与重塑。

这种成长性觉醒者的人物塑造方式，既契合马克

思主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内核，也

根植于中国革命文艺的创作传统。中国革命文艺奉行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宗旨，注重展现普通劳动

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与觉醒，强调革命熔炉对人

的改造与重塑。《白毛女》中喜儿的觉醒，《红旗谱》

中朱老忠的成长，《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蜕变，都

可以印证这种“成长型”人物塑造，是中国革命文艺

的经典范式。

（二）服务主线的符号化配角与共同叙事的群像

化配角

《悲惨世界》的次要人物塑造，围绕核心人物冉

阿让的救赎之路展开，每一个次要人物都有明确的叙

事功能，形象鲜明且极具符号化特征。芳汀是“苦难

女性”的符号，她的悲惨命运，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也成为冉阿让救赎之路的核心起点，其人物命运的每

一次转折，都直接推动冉阿让的救赎行动；珂赛特是

“希望与光明”的符号，她的成长与幸福，是冉阿让

救赎的核心成果，象征着善良与爱的延续；马吕斯是

“革命理想”的符号，他的革命热情与成长，推动了

冉阿让的最终救赎，也完成了对革命理想的艺术诠释。

这些次要人物的塑造，服务于核心人物的主线叙事，

共同完善了作品“苦难与救赎”的主题表达。

《王二的长征》的次要人物塑造，则呈现出鲜明

的群像化特征。每一个次要人物都有自己完整的故事、

独立的性格与坚定的信仰，他们既衬托了王二的成长，

也共同构成了长征中普通红军战士的群像图景，共同

完成了长征精神的多元诠释，形成了“众星拱月、群

星闪耀”的人物塑造格局。不甘做姨太太而投身革命

的文工团，代表着女性的觉醒与对自由的追求；敢对

县太爷说“不”的红米饭，代表着底层民众对尊严的

坚守；为给家人报仇而拿起枪的汉阳造，代表着革命

战士的勇敢与担当；为了诗中的自由而参加革命的自

由颂，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情怀。这些人物不仅

通过与王二的互动，推动其思想的一步步觉醒，更通

过各自的独立唱段与人生故事，诠释了不同的人走上

长征路、坚守革命信仰的原因，与王二的成长形成了

完美的呼应，共同展现了“平凡人铸就伟大”的核心

主题。

四、结语

两部作品既遵循了音乐剧“以音乐为核心、以人

物为载体、以叙事为根基”的艺术本质，形成了“以

个体命运承载时代精神”的共性创作规律；也基于不

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语境、审美习惯与革命叙事逻辑，

探索出了革命叙事音乐剧化的线性戏剧叙事路径与写

意精神叙事路径。

二者的创作差异，本质上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革

命本质差异、审美传统差异的具体体现。线性戏剧叙

事路径以个体救赎为核心，依托西方戏剧的线性叙事

传统与个人主义文化内核，以戏剧冲突为核心动力，

以主题动机贯穿的线性音乐叙事为载体，最终指向人

性救赎的普世主题；写意精神叙事路径以信仰成长为

核心，依托中国文艺的抒情写意传统与集体主义文化

内核，以精神进阶为核心脉络，以碎片化的精神音乐

叙事为载体，最终指向民族觉醒的宏大主题。而二者

的共性，则彰显了人类对人性、正义、理想的共同追求，

也印证了革命题材音乐剧创作的核心要义——让宏大

的革命历史通过鲜活的艺术表达感动观众，实现思想

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结合对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创作

感悟。

第一，要坚守本土化音乐语汇，筑牢中国音乐剧

创作的核心根基。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应深入挖掘中

国民族音乐的丰富资源，结合不同地域的民歌、戏曲

元素，打造贴合汉语语言特点、符合中国观众审美的

音乐语汇，尤其要坚守依字行腔的创作原则，规避西

方旋律适配汉语的违和感，这是中国音乐剧实现本土

化突破的核心前提。

第二，要平衡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以鲜活的个

体承载革命精神内核。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应彻底摒

弃“口号式”“说教式”的表达，聚焦普通人在革命

历史中的经历与感受，以鲜活的个体命运为切入点，

将革命精神、宏大历史融入个体的成长与抉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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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革命精神通过具体的人物与故事走进观众内心，实

现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有机统一。

第三，要兼容中西创作经验，坚守中国本土的叙

事逻辑与审美特质。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应在借鉴西

方优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坚守中国本土的文化内核

与审美特质，结合中国革命历史的实际语境，构建符

合中国观众审美习惯的叙事逻辑与人物关系，走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剧创作道路。

第四，要探索多元创作范式，实现艺术表达与价

值传递的统一。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应突破固化表达

模式，结合不同的题材内容探索概念音乐剧、沉浸式

音乐剧等多元创作范式，但要坚守艺术本质，避免为

了形式创新而脱离主题内核，要让革命文化的价值传

递通过多样化的艺术表达得以实现，打造兼具思想性、

艺术性与观赏性的优秀作品。

第五，要推动中国作品“走出去”，实现文化传播。

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中西方音乐剧的交流互

鉴，是推动音乐剧艺术发展的核心动力。音乐剧创作

者要坚持文化自信，在借鉴西方优秀创作经验的基础

上，打造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作品，让中

国音乐剧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独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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